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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38 网恋

■叶进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她事业腾飞，亲人‘归位’。这是人
之常情，亦透出几分现实的凉薄与辛
酸。当光环降临，曾经抽身而去甚至带
来伤害者再度聚拢——那迟来的温情脉
脉，夹杂着往日的伤痛，与成功的光环，
彼此缠绕，难以拆解。这‘归位’本身，难
道不正是施予成功者的一道无形枷锁？
人们要求成功者微笑接纳，却忘了问问
她的心口是否还在隐隐作痛？”

“……我们感动于苦难淬炼出的光
芒，却极少思考这光芒背后如许的幽微
代价。徐薇的‘奇楠’沉香弥久，她的‘沉
香鸭’余味悠长，那么，伴随着‘成功’而
来的千般滋味——那无法抹去的屈辱记
忆、那‘被原谅’的道德负担、那份难辨真
假的亲情回归，以及那份不知该不该接、
该不该尝的暖意——真的都能一一化解
吗？还是它们终究化作了王冠上无人看
见的尘埃，与心头难以驱散的阴翳？”

文章在城里炸开了锅。报纸被抢
购一空，街头巷尾、茶楼饭馆都在热烈
议论。

“吴总编敢写！一针见血！成功女
人背后的辛酸，谁在乎过？”

“网恋那段说得太对了！隔壁老王
老婆不就是迷上网上一个什么‘哥哥’，
家都不要了！”

“徐薇不容易啊，熬出来了，可这前
夫……唉，心里那根刺能拔掉吗？”

网上的争论更是炸了锅。

“说得好！成功不代表就要原谅伤
害过自己的人！”

“可是孩子总需要爹吧？都熬出来
了，看开点不行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种被当众羞
辱的感觉，是一辈子阴影！王志义律师
看着可靠多了！”

“那个律师王志义……吴总编写得
含蓄，看这架势，徐薇这场情感官司恐怕
也是免不了。”

……
这股汹涌的舆论潮水，也拍打到了

平静的云河村。
老樟树下，二贵叔费力地指着报纸

上那刺眼的副标题：“网恋……家庭堤
坝……看看，说的不就是李浩当年那档
子破事嘛！”

老赵叔磕了磕烟袋锅：“哼！说得
好！徐薇那苦，是白吃的吗？光想着回
来摘果子？还有那网上的花花肠子，害
了多少人家？”

众人的目光看向正巧端着卤鸭件从
厨房走出来的徐薇，目光里面充满了复
杂：赞叹依旧，但更多是深深的心疼、无
奈的理解和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叹息。那

目光，和吴少函那篇如同冰冷钢针般扎
进人心的文章，重重叠叠地压在了徐薇
的胸口。

她默默把沉甸甸的铝盆放在厨房门
口小桌上。夕阳拉长的影子孤零零投在
院里。远处的山峦隐入暮色，笼着青灰
的雾霭。那雾霭，仿佛也弥漫进了她的
心间。

报纸上的大标题沉甸甸地在脑海中
放大——《沉重的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那条曾经刺穿她自尊的网线，

今天是否真正断掉？
思考肩上成功的光环，为何也套上

了“必须宽恕、必须接纳”的锁链？
思考“归位”的亲情，那份迟到的温

暖里是否也掺杂着昔日被抛下的寒意？
思考王志义那张真诚的脸庞，那份

熨帖的心意，在这个被沉重现实塞满的
当口，究竟是福是扰？

还有那文中所述——那席卷无数家
庭的“网恋”潮水，拆散了多少个家庭，又
是否还会继续涌动，无声地吞噬下一个
如同她当年一样的破碎者？

厨房里浓郁的沉香鸭香，带着生活

的热度扑面而来。这曾带给她翻身希望
的香气，此刻却沉重得如同氤氲的铅
云。桌上那盆油亮的鸭块浸在深褐色的
浓醇卤汁里，沉沉浮浮，如同她此刻起伏
不定、五味杂陈的心境。

她拿起筷子，轻轻搅动。汤汁荡开，
一块块鸭肉随之沉浮、翻滚。那深不见
底的卤汁，像一面幽深的镜子，映不出答
案，只映出无数纠缠的疑问和往事留下
的深深划痕。

她久久地凝视着，没有夹起一块。
夜，悄无声息地覆盖下来。村庄陷

入沉睡般的寂静。
只有那盆油亮褐红的卤味，在厨房

门口昏黄的灯光下，兀自散发着浓郁复
杂、挥之不去的香气。香气无声地在院
子里弥漫，沉甸甸地，缠绕在每一缕空气
里。这香气里，熬煮着最原始的生存欲
望，翻滚着被碾碎又缝合的尊严，浸泡着
失而复得又难以言说的亲情，也隐约飘
着一丝若即若离、不知前路的新生暖意。

夜气如冰，人心如沸。
谁能道尽个中滋味？又或许，这

弥漫的奇香与浓卤，本身便是留给人
们一个浓稠难化、无法言尽的沉思。
成功之后的路，比来路更加崎岖幽深，
每一步都踏在沉重思考的回响之上。
而那弥漫的香气，最终是抚慰，亦是叩
问，在寂静的夜空下，无声地盘桓，久
久不去。 （完）

风压低了四月的声响
山路跟着脚步
慢慢往回忆里延伸

白菊安静地开着
像往事晾晒的白手帕
不声张，只轻轻擦拭岁月

雨从云端落下
一滴，又一滴
都是倒放的唱片

绕过草木与田埂
替泥土下的名字
轻轻校正归来的音轨

万千心事不必都言说
只在雨声里循环
人间与远方，从未走散

清明，每滴雨
都是倒放的唱片

■ 陆德峰

今年的清明节并未下雨，山里却弥漫
着一层薄雾。我站在山脚下，遥望着外婆
长眠的那片山腰，神情一阵恍惚。那一
刻，我仿佛又看见了外婆微笑着向我走
来，又闻到了外婆身上那股熟悉的皂角味
儿，又听到了蒲扇摇动的声音，又看见了
火水灯下那一闪一闪的针尖。

与外婆分离已经三十三年了。这些
年来，每年的清明节，不管是身处异乡，
还是近在咫尺，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赶回
来祭拜外婆。这条通往外婆坟地的小
路，我走了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来，这条
小路旁边的每一棵树木，我都早已了然
于胸。可每次踏上这条小路，总觉得分
外亲切，总觉得每往前一步，距离外婆也
就更近了一分！

外婆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走
的。那一天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
母亲突然就出现在教室里。她跟老师请
假后，急匆匆地把我叫出教室，转头就拉
着我往外婆家赶。路上，母亲告诉我：“外
婆走了！”当时，我完全没反应过来，还傻
乎乎地问：“外婆去哪儿了？”母亲沉默了
一会儿，才轻轻地说：“外婆去了很远很远
的地方！”

那时的我还不懂得“很远”的含义，还
傻乎乎地问母亲外婆要多久才能回家。
直到后来，再也见不到外婆时，我才明白，
有些离别，一旦分离，便是永远！

记忆中的外婆衣着简朴，上身总是穿
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处还磨出
了细细的毛边，裤子永远都是灰扑扑的粗
布裤。她的头上挽着一个圆圆的髻，中间
插着一根乌木簪子。外婆的手很粗糙，指
关节有些粗大，掌心布满了老茧。然而就
是这样的一双手，做起针线活来，却异常
灵巧！每次我的衣服裂开了，她便会拿起
那根银针，在我的衣服裂开处灵活地来回
穿梭，针线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不一会
儿，裂口便完好如初了。

外婆不仅心灵手巧，还格外勤劳。
在我家小住的那些日子里，每天第一个
起床的总是她。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
啦地燃烧着，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地
冒着泡，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飘得

满屋子都是。我常常被这股香味勾醒，
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摸向厨
房。外婆见了，知道我嘴馋，就拿个小
勺子舀出一小碗稠稠的粥，“呼呼”地吹
凉了，才小心地喂到我嘴里。有时候，
外婆还会给我加个荷包蛋！外婆煎的
荷包蛋，外面微黄，里面鲜嫩，上面还撒
着细碎的葱花，仅仅是香气，便已令人
垂涎三尺。在我吃荷包蛋的时候，外婆
总会在一旁叮嘱：“慢点儿吃，傻孩子，
想吃的话，外婆再给你煎。”那一刻，荷
包蛋的香味混合着外婆的笑脸，牢牢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家门前种了一棵龙眼树，这
棵龙眼树是我和外婆的乐园。夏天的午
后，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头晕眼花。不
想午睡的我，就搬了张小凳子坐到龙眼树
下去乘凉。外婆见了，便会拿起那把旧葵
扇，一下一下地给我扇风。风是凉的，带
着葵扇的清香。我趴在她膝盖上，听她讲
故事。她讲牛郎织女，讲白蛇传，讲孙悟
空大闹天宫。她的声音不高不低，慢慢悠
悠的，像门前那条小河的水，不急不躁地
流着。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时，
阳光正透过树叶洒在外婆花白的头发上，
白得晃眼。而外婆就那样坐着，看着我，
眼里全是笑意。

待到龙眼成熟时，外婆总会搬个小
板凳坐在树下，亲手给我剥龙眼肉。外
婆剥龙眼肉的时候，剥得很慢很仔细，
她先轻轻剥开外壳，然后把果肉分成两
半，最后把果核丢掉。剥好的果肉都放
在一个白瓷碗里，攒够一小碗，才端到
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吃。我有时候
吃得急，呛着了，她就一边轻轻拍我的
背，一边假装生气地说：“慢点儿吃，又
没人跟你抢！”那声音，软软的柔柔的，
充满了慈爱！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时。
在这个草长莺飞、满怀哀思的日子里，我
又来到了外婆的坟前，又一次跟外婆唠起
了家常。风轻轻吹过，坟前的几株松树沙
沙作响，像是外婆对我的应答。

人间这么美，外婆，如果您尚在场，那
该有多么好！

三十三年的思念
■ 蓝青 一些雨

下在早春，贵如油
一雨落，万物生
人间欢欢喜喜

一些雨
下在清明，雨纷纷
路上人，欲断魂
草木皆悲

“天上的云掉落
不过人间一场雨”
落在清明的雨，仅一滴
就让人潮湿一生

灰

柴火灶里烧菜的草木灰
母亲一一用箩筐盛存好
给农作物存上一笔丰厚的黑金

种瓜、种果、种稻谷
母亲都用草木灰作肥料
说草木灰种出来的农作物
甜脆可口，安全可靠
像质朴的农人

端午包粽子
母亲泡糯米时放进了草木灰
说草木灰制作碱水包出来的粽子
软软糯糯，黄黄亮亮
像深情的父老乡亲

一直到，离开的亲人
一个个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
我才知道
有一种灰

是用来缅怀的

高山上的敬仰

每年清明，我们回到家乡
爬上最高的山去看祖先们
祖先们种到了故乡最高的山
父亲说站得高，望得远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们一代又一代……
对祖先们永恒的崇拜和仰视

四周是他们开荒种了一辈子的地
地里，栽满了李子树
果熟时节，硕果累累

每年，我们都带去饭团、米酒和缅怀
说着同样的话
仿佛，他们从未离开

一些雨（外二首）
■ 李婉裕

萱禾萱禾 摄摄


